
五代朝间，一个叫韦庄的
花间派词人曰：“春日游，杏花
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
流……”

春分时节，一个叫“斜阳”
的驴友约我去济南郊区张夏镇
踏青，他说：“有座莲台山，山很
美，那山的背面有万亩杏花基
地，漫山遍野的杏花，遥看似
雪，清香四溢，景色如画……”

约三五亲朋随驴友团队驱
车前往，由104国道左转沿乡间
的柏油窄路缓缓而行，路两旁
都是低矮陈旧的瓦房，四周的
山峦植被光秃秃的，除我们这
些驴友，却不见劳作的村民。睹
此心念，这里的乡民为何足不
出户？没有冒烟的工厂，没有可
以挣钱的行当，他们靠什么生
存？

山脚下停车后，背着行囊，
沿土路仰望莲台山，似乎比千
佛山的海拔要高出许多，山路
陡峭难攀，小心翼翼地躬身前
行，爬到一处稍平缓的地方，终
见几株杏花绽开的树。树下，有
一洼池塘，竟有一群鹅鸭游弋
戏水。

越过了一道又一道手脚并
用才能攀爬的山梁，心中暗生
悔意，早知如此就不来了，攀至
半山腰处，我突觉一阵头晕，举

目向那起伏陡峭的山峦高处望
去，腰腿酸软无力，怯意陡生，
实不愿再向前挪动半步。心念
口出：“你们爬吧，我在此候
着。”好友说：“山顶快到了，坚
持一下就上去了，那里可是美
景啊”！

此时，看到一中年妇人和
少儿越我前行，一股男人的自
尊之气荡然而生。强烈的心理
暗示励我前行，终登上了山顶
的洞里。晃着手电，深一脚浅一
脚地觅出口而去。只见豁然敞
亮，伫立平台，俯瞰山下，只见
杏林漫野，似雪絮无垠……

在石台坦处，铺开摊子，从
行囊里取出自备的烈酒小菜，
众驴友围坐，几杯小酒下肚，大
有痛饮狂歌空对日，飞扬跋扈
为谁雄之势。

莲台山是没有台阶的，其
路细如羊肠，数千年来，修炼的
道士以及赖此生存的乡民们，
硬生生踏出了这条崎岖难行的
山路。正常的游客是不会光临
的，而只有被誉为“吃饱了撑得
没事干”的驴友们才会来此重
复前人的足迹。

驱车绕到万亩杏花园，乡
路的两旁酒店林立，路人熙攘，
环山旷野杏林密密，芳香阵阵
拂面扑鼻……

韦庄先生的那首词应景
了，一群群的少男少女头上沾
满了杏花，雪色耀眼，洋溢在春
的世界里。却见一窈窕淑女左
顾右盼，似乎是：“妾拟将身嫁
与，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此情
彼景，却让我的身心仿佛又回
到那久远的青春曾经的日子
里。

上山的来路与山的背面
真乃两重天地，然而，这所谓
的万亩杏林之风光并非是完
美的，假如莲台山能辅以碧
水 涟 涟 ，假 如 能 层 林 尽
染……

来此山踏春时，曾闻莲台
山因传说汉将张良、娄敬在此
隐居而得名，在苍松翠柏掩映

之中，幽绝深邃，什么娄敬洞、
青龙洞、王母洞、三青洞、八卦
洞……共有七十二处之多，还
有莲台胜境坊、蓬莱观、三元
宫、张仙祠、玉皇殿之道教圣
地。

这些美丽的传说，却大都
已是有痕无迹了，或许是曾经
拥有过，或许是大自然的地壳
之变更，或许是数千年的风云
沧桑……

其实，那些传说中的故事
并不重要，莲台山我来过了，且
在倾尽体能中勇敢地攀登而
上，在那如雪的杏花丛中，在飘
飘洒洒的花絮芬芳里，我看到
了“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的少
男少女，和踏春的我。

长柏路4号的房客
文/画 张国华

杏花吹满头【休闲地】

□鲁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济南大
观园商场的东门内，北侧还是一
片空地，那是著名摔跤家谭树森、
宛殿文的摔跤场，正北面是狗不
理包子铺，东北角就是闻名遐迩
的晨光茶社。

当年的晨光茶社是个仅容一
二百人的小剧场，面朝正西的进
口处只有四五米宽，除大门上方

“晨光茶社”四个大字外再无任何
装饰。内部设施更简陋，舞台不
大，仅置一长条桌，素色的桌布上
绣有“相声大会”4个红字。

我第一次进晨光听相声时正
上小学。那时观众进门不收费，直
到一段将要结束时，工作人员才
持一小笸箩到每个观众面前收二
分钱。时间长了，便悟出诀窍，每
到收费时，趁人不注意就溜到已
收过费的地段，继续听。后来改为
计时收费，进门每人发一张计时
凭条，出门按时间收费，开始一刻
钟收二分，再后来就涨为半小时
收五分，这在当时济南的娱乐界
收费已算较高的了，那时省京、省
话的一场大戏近三个小时，甲级
票不过0 . 35元。

晨光茶社是每天午后开演直
至深夜，不间断，不报幕。一段表
演结束，只有捧哏的下场，逗哏的
仍留在台上，为新上台的演员捧
哏，所以，晨光的演员个个能捧能
逗，业务全面。

个头不高、身材清瘦的赵文
启当时颇受欢迎，据说他是自学
成才的相声演员。每当出场，必笑
容满面、神采奕奕，场内掌声轰
响，很有观众缘。他声音虽略带嘶
哑，却口齿清楚，气贯全场，嘶哑
的嗓音成了特色。他的表演惟妙
惟肖，滑稽可爱，人们亲切的戏称
他“滑石猴”。

我最喜爱的演员是张春魁和
孙少臣两位老师，那时他们正年
轻，声音洪亮圆润，动作舒展大
方，孙少臣的“学电台”最为出彩，
这是一个以学和唱为主的段子，
孙少臣学唱了京剧、越剧、吕剧、
豫剧、梆子等剧种数位艺术家的
唱段，其唱腔惟妙惟肖，几可乱
真。张春魁的“大保镖”是他的拿
手节目，在段子中对两兄弟的刻
画细致立体，非常滑稽，是人们百
看不厌的节目之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晨光茶
社最火爆的时期，在节粮度荒的
困难岁月里，相声带来的欢乐，抚
慰了人们的精神。不管日场、夜
场，几乎天天爆满，等待进场的观
众往往排队几十米。即便寒风大
雪，仍然热情不减。一九六一年春
节，远在天津的二舅来济探亲，他
望着晨光茶社门外那长龙般的队
伍，操一口天津方言由衷地感叹；
曲山艺海，名不虚传哪！

“文革”狂潮中，不知从哪一
天起晨光茶社停止了演出，在挂
着大锁的门前，透过蒙满灰尘的
玻璃向里张望，斑驳的墙壁上贴
着着横七竖八的标语，“打倒”、

“砸烂”之类的口号触目惊心。我
站在门外，怅然若失——— 黄鹤不
知何处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他们
都去了哪里？

“文革”后期，有一次游行集
会，从对面过来的队伍中，一个十
分熟悉的面容出现在面前，我惊
喜地脱口而出：“张春魁？张老
师！”不远的他听到喊声，先是一
怔，随即侧身冲我双手一拱，眯眼
一笑，“是我、您呐。”还是那熟悉
的京腔，还是那舞台上的经典动
作。我还想说些什么，但人流簇拥
着不能停步，只能与他擦肩而过。

多年过去，晨光茶社在市场
改造中被夷为平地。现在，大观园
那里车水马龙、生意兴隆，却已难
觅晨光茶社当年的痕迹……

【忆海拾珠】

记忆中的
晨光茶社
□王柱

齐鲁大学内的大道小径皆
是以两旁树木而命名，杏林路、
丹枫路、青杨路、长柏路、银杏
路、槐荫路……其中我最喜欢
的要算长柏路了。在这段路上
现保存有十一座西式别墅楼，
从西到东一字排开，仿佛一处
规模宏大的别墅建筑展览，它
们原为齐鲁大学教授楼，造型
和材质各异，是济南市最集中
的西式别墅建筑群。现在多由
教职工及家属居住。

在一个春日我来到学校
里，画了几张速写，临近中午转
到长柏路4号这栋别墅前，敲了
一会儿门却无人应答。一群日
本来访的大学生也来到小楼
前，一边听翻译介绍校园历史，
一边举起相机对着小楼拍个不
停。我识趣地躲开镜头，正打算
走时，迎面遇上买菜回家的朱
大夫，与老人寒暄几句后，就随
老人去她家中探访。

老人家就住在这栋别墅的
二楼，今年82岁，1950年考入齐
鲁大学学习中医。她在这里学
习两年后，齐鲁大学医学院与
原山东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山
东医学院，六年学制加上两年参
干经历，她于1958年毕业后留校
任教，在山医附属医院中医科一
边从事临床一边教课，1995年退
休。2002年老人由校园南面的
教工宿舍搬进了这栋小楼，在
这里度过了十二年。聊起这房
子到底住过多少房客，老人只
晓得，她之前的住家是位口腔
科的大夫，再往前是一家美国

人，现在每年都会来这里看看
的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外国人，
听说就是那家的后人。两层的小
楼现在住有四户人家，老人住二
楼东侧的两间半屋，约60平方米。
儿子也在齐鲁医院工作，老人和
儿子生活在一起，觉得面积够
用，也喜欢周边的安静与小楼的
采光，冬日里阳光能一直照到
客厅的中间。

住这里不方便的地方，是
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厕所是几家

合用的。刚上楼时我也注意到
了，经过两层之间的楼梯拐角，
向北还有一间屋，是厕所和洗
漱间。在画面右侧也不难看出，
原来小楼呈错层的“品”字形。
整栋建筑坐北朝南，入户门冲
东，走廊处由十字形的镂空青
砖围成，加之青石垒造的地下
室，高出校园的小路一米五六
的样子，所以路人伸手可及。二
楼东面和南面是木质的阳台，
只不过后来东面的封闭起来，

就是老人家说的半间屋。
二楼朝南的客厅，与长柏

路西首老舍故居二楼的卧室处
在一条水平线上，还有着相同
的高度和朝向。于是我站到阳
台向南看去，因为此时已经称
不上“远眺”了，一座座此起彼
伏的高楼挡在南面的山前，已
感受不到胡絜青女士在《旧居》
一文中回忆的：“站在我们的卧
室里，可以在晴空下远眺千佛
山和马鞍山的秀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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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的无奈
【80后观澜】

□李元

今天早上又起晚了。是春
困吧，最近总是起不来。匆忙地
收拾自己，拿起包包，冲出门
去。我还要赶那辆亲爱的公交
车呢——— 错过了这辆，就会迟
到了。

去车站的路上，我走得飞
快。迎面走来一个小男孩，他走
到我面前时，感觉他小声地对
我说了一句什么，是询问的口
气。我放慢脚步，瞥了他一眼：
这男孩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模
样，身后背着一个书包，个子虽

然挺高，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
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他眨着那
对漂亮的大眼睛怯怯地对我
说：“姐姐，我能用用你的手机
吗？”我停下脚步，心却在飞奔，
对他说：“用手机？可我要赶着
上班呢，你借别人的吧。”他看
着我不好意思地说：“噢，好
吧。”就继续向前走去。

我继续赶往车站，但心里
却不是滋味，为自己没能帮到
他而有些内疚。

我赶上了要坐的那辆公交

车。在车上，心却不能平静。那
男孩为什么没穿校服，没系红
领巾呢？他向我借手机，是跟老
师请假还是向妈妈求助？他不
会是以借手机为名，要把我的
手机抢走吧？

不，不会的！回想男孩那怯
怯的眼神和信任的态度，他不
可能是个坏孩子！他一定是遇
到什么事情，才向我求助的。面
对那么渴望的眼神，我却冷漠
地拒绝了。他该是鼓足了多大
的勇气才向我借手机的呀！为

了上班，我却没能帮到向我求
助的人。我应该帮助他的，但
是，“我好忙，真是个大忙人！”
上班后等着我的是一大堆工
作，一刻也不能停歇：昨晚在家
加班打的文件要等领导审阅，
员工填写的表格要上报，要准
备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需要的
材料……

但愿这个小男孩能遇见肯
帮助他的人！可为什么，我们总
想着别人会伸手相助，自己却
是百般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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